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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凡

逃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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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清晰地忆起高考后的那一场
逃离。

那年高考时，我状态很差，本就是热体质，到了七
月更是满嘴起泡。疼痛和紧张让我烦躁不安，参加考
试的心情更是晦暗。结果可想而知，平时就在本科上
榜线附近挣扎的我，估出的分数就更加惨不忍睹，离大
专线还差了很长一截。彼时，同村的女孩子都已经开
始去外地打工。

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蝉鸣耳躁。
那天，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和母亲发生了冲突。她

一气之下，就指着我鼻子说：“你看你天天就干些什么，
邻居家的燕子早就出去挣钱了！你就上个学，还这么
不让人省心！”

年轻气盛的我哪里受过那样的委屈？趁着中午家
里人睡午觉时，流着泪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就背上书包
去了车站。当时，我好姐妹在大城市上班，她初中毕业
去学了针灸按摩，在一家正规足疗店工作。

我在公用电话亭给她打了电话，说是去找她玩
儿。见面时，她一看我落寞的样子，就问我是不是和家
里人吵架了？当时为了面子，我硬是倔强地摇了摇头。

她也是刚出来，没有钱租房子。我就跟她一起在
店里铺一张席子，席地而睡。当时朋友跟我说：“如果
你真不想上学了，可以在我们店里工作，刚好老板正在
招人。”我太想证明自己，就学足底按摩。

朋友告诉我，你别看我们工作时很简单，但其实还
是有一定难度的。必须要记住足底穴位的分布，每个
穴位要按几下、手法是什么样的、力度如何，都是学

问。遇上不太敏感的客人，可能你自己觉得使了很大劲
儿，可人家就是没什么感觉。

他们每天都工作到夜里一两点，有时候下班后还要
练习技法、相互交流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睡觉时，几
乎都是倒头就着的那种。我跟着她练习了一个星期，老
板娘来检验时，还是由于紧张忘记了一个穴位和脚趾的
勾拉次数，没有通过考核。

老板娘说：“这么小的娃娃，干吗不去读书啊？我们
这里的人都羡慕那些会学习的呢！”她说这话时，很多
人都跟着笑了，我的脸也随之滚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
进去。

那天晚上，朋友跟我说：“你看，没有一样工作是容易
的。你也很认真地练了这么久，可结果……你读书好，不
要这么早就放弃了！今年不行，还可以再考一年嘛。”

她告诉我，我爸叫我回去复读呢，并且让她转告我家
里人都会支持我的。第二天，她送我到车站，叮嘱我要好
好珍惜做学生的时光，毕竟她已经回不去了，但还是希望
我能够走得更远。我和她拥抱后道别，直到我上车了，她
还在那里一直挥着手。

回家之后，父亲说已经帮我报好了复读班，再努力一
年肯定可以的。母亲什么都没说，只是做了一桌子我爱
吃的菜。他们都没有提那场离家出走，好像这件事儿从
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通过那场逃离，我已明白：短暂的逃避可能会安慰自
己；不管生活在哪里，我们始终都要直视创伤，勇敢地去
面对，才是解决一切痛苦的根源。高考是一场转折，但绝
不是终点，我们的人生还有无限种可能！

我的大学
□朱辉

志愿之痛
□明伟方

我是1986年参加高考的，那时都是先填
志愿再出分。我从小就喜欢医学，立志长大
后当一名优秀的医生。所以当年填志愿时，
同学们都有点六神无主，不知道到底填什么
学校什么专业好，我却显得出奇的冷静，因为
我心中早有一所理想的学校：某医科大学。

按那时的高校录取方式，这所医大还属
于第二批次招生。我知道以我的成绩肯定能
进入第一批次的学校。但我已认准这所医
大，所以放弃了一类学校志愿的填报。我甚
至做了一个美好的梦：风华正茂的我穿着干
净的白大褂，在无影灯下娴熟地给病人做手
术。一梦醒来，我发现自己的嘴角还带着笑。

正式交表那天，我突然被校长拦住，他要
亲自对几个重点学生的志愿审核把关，而我
无疑就是其中的对象之一。校长仔细看了看
我的志愿后，原本一直微笑着的脸变得异常
严肃起来。他有点激动地对我说：“你是我们
学校的尖子生，肯定能上一类高校，怎么一类
的志愿连填都不填啊？一类学校的录取率可
是考核学校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啊！”我
反复向他解释，我只想读某某医大。但校长
还是不听，非要我一定将一类学校的志愿重
新填上。

拗不过校长，我只好赌气将一类学校随
便填了一通，心想反正不想上其他学校，不被
这些一类学校录取最好，那样我就可以安心
地去上我梦想中的医大了。

就是这样草草几笔，彻底改变了我的人
生轨迹。最后，我被一所重点工科大学录取，
上了我根本不感兴趣的机械专业，做一名医
生的美梦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破灭了，给我留
下了一生的遗憾和伤痛。

文友群里有人吐槽：自己正儿八经的一本毕业生，
奋斗多年才升到科长。往上一看，单位领导班子里竟
有三个中专生……我好奇心比较重，去看了他们单位
网站，九个领导全是硕士，并无中专生。一琢磨明白
了，其中有的可能读过在职研究生，只是第一学历是

“中专”。虽然国家承认其最高学历，某些部下内心却
只承认他们的第一学历。

这几年中专同学聚会，颇有几位领导同学叹息过
“出身不好”，看来他们对有些人的心理非常了解。这
个话题很容易引起共鸣，大家愤愤不平。当年我们母
校录取分数线与省重点高中持平。按照现在的高校招
生录取率，我们如果上高中，绝大多数能进一本……说
来说去，当时社会就发展到那一步，中专毕业生就业形
势好、赚钱早，当然是许多优秀生的选择。

其实刚刚中专毕业，有些同学就报了自考，另一些
开始准备来年的成人高考。记得工作后第二年，我考
上了夜大，读电气自动化本科。我以为成人教育管得
会比较松，不料几乎每次上课都要打考勤，最要命的是
实验课缺席三分之一以上不得参加期末考试。读到第
四年，单位派我去外地办事处常驻，我只得放弃了学
业，其时课程已经过了大半。

自考相对难过关，但可以不上课，于是后来我报了
某财大会计专业。每次只是考前去听一次串讲课，我
记忆力不错，适合学这个，会计专科文凭很快拿到了。
不过到人才市场一看，一般财务人员薪水不高，而且竞

争还挺激烈。这也难怪，就拿我们单位来说，那时持有驾
驶证B照的人最多，其次就是考了会计证的。都以为做
财务钱多、事少、地位高，这只是一种误解。

自考本科我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当时我第一次
下岗，干脆到所读的大学校门口一家餐厅当起了厨子，其
时老板常常推我出来和学生顾客见面，说我是厨师学校
毕业的。那些大学生每每说不像，有人怀疑我是他们学
校学生，出来勤工俭学的。这话听着很受用，一来那时我
已经27岁了；二来说明我可能有书卷气，拿着锅铲都掩
不住。

拿到本科文凭之后，我在一家杂志社干过，后来去一
家影视广告公司写宣传片解说词，其间报考了国家顶尖大
学的广告学自考本科专业，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学完。

一晃离退休不太远了，学过这么多专业，似乎都没太
大用处。这好像不是个例，就拿同学二喜来说，他虽然评
上了高级技师，厂子改制后，却去一家银行当了保安。“我
有机会去一家外企做设备维护，但我的身体情况上不得
夜班……”二喜替“知识”辩护，认为并非无用。他干保
安，只是因为那家银行就在他家楼下。

想想我那些年的求学经历，的确并非一无所获。会
计、汉语言文学、广告学，包括中专学的有机化工，在工作
中都用到过。至于电气自动化专业，似乎没能用上，可是
认识了二喜这个最好的朋友，如今已有30多年“友龄”
了。另外，虽然没有真正上过大学。可是理论上，我可是
4所本科大学的校友。

侄女是个慢性子，从她上学起每次做作
业嫂子几乎都坐在她身边，不停催着她快点儿
写，一发现错误立马指出。一晚上下来，嫂子
不知道要吼多少次，母女俩关系一直紧张。
后来，侄女上了初中，嫂子笑呵呵地跟我说：

“都说孩子上了初中就会叛逆，可你侄女现在
做作业还主动要求我坐她身边、看着她做。”

后来，我遇到侄女，夸她懂事，侄女说：
“小姑，你可别告诉我妈，其实我是故意让她
坐旁边的，让她知道我作业多么多，这样我要
零花钱时，她才会痛快给。再说了，现在我的
作业她已经看不懂了，我做得慢或做错了也
不会挨呲儿。”

监督
□雨娃


